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Ｍａｒ． ２０１８

第 ２ 期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２

中东政治

伊斯兰朝觐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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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不断加深，伊斯兰朝觐活动与

中东地区安全的关联度也日益紧密。 朝觐作为伊斯兰教的基本制度，本身

具有积极作用。 但从朝觐的具体制度设计和执行的角度来看，介入朝觐的

教派因素、主权因素和国内政治因素或单独作用，或相互交织，从而产生了

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致使朝觐活动本身出现了巨大的异化效应。
１９７９ 年以来，无论是沙特与伊朗关系的变迁，还是巴勒斯坦法塔赫与哈马

斯的政权之争以及哈马斯内部的权力斗争，抑或是沙特与卡塔尔断交风

波，朝觐活动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伊斯兰世界各种政治或教派势

力为实现自身诉求而利用伊斯兰朝觐作为天然的博弈舞台。 在朝觐的语

境下，教俗各方力量围绕圣城麦加的主权归属、朝觐配额的遵守与豁免、朝
觐期间的政治活动、朝觐入境路径的设置以及以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政

党领导人身份的朝觐机会等议题，进行了双边及多边博弈，并对中东地区

安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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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觐是《古兰经》明文规定的“五功”之一。 “千余年来，朝觐圣地的制度，对于团

结全世界的穆斯林，起了重大的作用，对于联系各种不同的教派，发生了最有效的纽

带作用。”①当今时代，伊斯兰朝觐无论在朝觐者的数量还是来源地方面，都已颇具规

模性与广泛的地域代表性。 朝觐无论对于伊斯兰国家还是非伊斯兰国家而言，都是

不可忽视的年度性宗教圣典。 朝觐对于全球穆斯林既具有神圣性，但又基于不同政

治立场导致朝觐在世界范围出现了高度安全化、过度消费化的倾向，围绕朝觐名额

的国际与国内分配之争更是波澜起伏。 不仅如此，朝觐也成为影响地区冲突、双边

关系和国内政治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普通穆斯林的朝

觐活动，其次是国家领导人或宗教领袖的朝觐活动。 普通穆斯林的朝觐活动既可以

在该国对沙特关系中扮演“助推剂”的角色，也可以成为对抗沙特的“火药桶”。 国家

领导人的朝觐活动往往是伊斯兰国家对沙外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宗教领袖的朝

觐活动则是各国对沙宗教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共同构成对沙关系事实上

的“粘合剂”。 伊斯兰朝觐作为一种宗教现象与活动，其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冲突

根源”与“和平使者”的双重角色，这在沙特与伊朗关系、巴勒斯坦法塔赫与哈马斯关

系、沙特与卡塔尔关系等问题上有着明显的体现。

一、 １９７９ 年以来沙特与伊朗的朝觐之争

长期以来，伊朗人在参与朝觐事务上一直相对积极且基本平和。 巴列维王朝时

期，伊朗的朝觐管理相对世俗化，主要由内政部和首相办公室来负责。 １９７９ 年初的

伊斯兰革命对伊朗而言是全方位的革命：神权共和国一方面在国内扫清巴列维王朝

的高度世俗化和“白色革命”的影响，建立“法基赫宗教领袖监护”体制；另一方面开

始向外输出革命，其矛头直指海湾君主国，直接引发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恐慌。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麦加禁寺在朝觐期间发生了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武装劫持各国人质并

最终被武力镇压的事件，这一天是伊斯兰历 １５ 世纪的首日。 沙特方面认为这是伊朗

的煽动所致，因为该事件领导者朱海曼声称其内弟卡赫塔尼为“马赫迪”的行为令人

警觉，“马赫迪被认为是长久失踪的十二伊玛目……也许这是一种千年的狂热，它产

生了要与伊斯兰历 １５ 世纪之开始相重合的如此热情，这使得朱海曼秉持这种理念。
但正是这种主张引发了在麦加乃至在更广阔的沙特阿拉伯的许多人，怀疑什叶派武

装分子在夺取大清真寺的背后，是热衷于传播他们的革命”②。 霍梅尼对此进行驳斥

·４０１·

①
②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５９ 页。
Ｚｉａｕｄｄｉｎ Ｓａｒｄａｒ， Ｍｅｃｃａ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Ｃ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２０１４， ｐ． ３３２．



伊斯兰朝觐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影响
􀪇􀪇􀪇􀪇􀪇􀪇􀪇􀪇􀪇􀪇􀪇􀪇􀪇􀪇􀪇􀪇􀪇􀪇􀪇􀪇􀪇􀪇􀪇􀪇􀪇􀪇􀪇􀪇􀪇􀪇􀪇􀪇􀪇􀪇􀪇􀪇􀪇􀪇􀪇􀪇􀪇􀪇􀪇􀪇􀪇􀪇􀪇􀪇􀪇􀪇􀪇􀪇􀪇􀪇􀪇􀪇􀪇􀪇􀪇􀪇􀪇􀪇􀪇􀪇

道：“毫无疑问，这是罪恶的美帝国主义和国际锡安主义的所作所为。”①伊朗伊斯兰

革命和沙特麦加禁寺事件决非孤立事件，这是全球宗教复兴浪潮在中东伊斯兰世界

的集中体现。 １９７９ 年伊朗的主要精力还未能将麦加朝觐作为输出革命的战场，１９８０
年朝觐前两伊战争的爆发使得伊朗自顾不暇，当年只有较少的伊朗朝觐者出现在麦

加。 两伊战争加快了伊朗神权体制的巩固和发展，１９８１ 年的朝觐便成为伊朗与力挺

伊拉克的沙特之间博弈的新战线。
（一） 沙伊朝觐关系起伏（１９７９～ ２００７ 年）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第三届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在麦加开幕。 这次会议在伊斯兰

教两大教派冲突日趋明显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 会议发表了《麦加宣

言》，其宗旨在于促进穆斯林兄弟之间的团结。 伊朗与沙特都希望能稍微缓和矛盾，
霍梅尼命令伊朗朝觐者身处禁寺时在逊尼派伊玛目的后面祈祷，沙特则允许伊朗朝

觐者在麦加的特定场所依照严格的监管和特别规定来开展游行活动，示威者可以高

喊反美反以口号，但不能将矛头指向其他的穆斯林国家政权，也不能在麦加散发从

伊朗带来的海报和宣传品。 然而在 １９８１ 年的朝觐活动中，伊朗朝觐者还是违背了宣

言的约定，在禁寺前举行了盛大游行，并呼喊支持革命的口号。 沙特哈立德国王致

信霍梅尼，认为亵渎性的口号玷污了圣地，霍梅尼则以真主和《古兰经》经文来讽刺

沙特在麦加禁寺事件中的镇压和逮捕活动。② 尽管发生上述事件，但整体来看，此后

数年沙特与伊朗在朝觐问题上基本遵循 １９８１ 年以来的默契。
１９８６ 年是沙伊关系的转折点，沙特逮捕了一些伊朗朝觐者，因为他们反对沙特

对麦加的现代化改造，尤其是对文化遗产的摧毁，并试图通过手提箱来偷运大量炸

药。 这引起了沙特方面的高度警觉。 １９８７ 年伊朗朝觐者与沙特警察爆发了剧烈冲

突，导致沙伊关系急速恶化，并直接催生了全球朝觐配额制。 受到 １９８６ 年事件的影

响，沙特军警对伊朗朝觐者保持高度戒备态势，安检力度大幅加强。 伊朗朝觐者按

规定路线开展游行时与沙特军警相遇，他们被禁止按此线路进入禁寺，警察与伊朗

抗议者之间爆发小型冲突。 随着冲突的加剧，沙特国民卫队发射瓦斯弹并最终开

火。 据沙特官方数据，冲突导致 ４０２ 人死亡，其中包括 ２７５ 名伊朗人、８７ 名沙特警察

和 ４２ 名其他国家的朝觐者，另有 ６４９ 人受伤。③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沙特在麦加组织伊斯

兰国际会议谴责伊朗什叶派，沙特耗资数亿美元邀请了全世界 ６００ 多位支持者，其中

大部分是坐飞机头等舱前来与会；伊朗则在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召开“保卫大清真寺神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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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国际大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ｎｃ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Ｍｏｓｑｕｅ）来批判沙特王室，并提出将麦加建成共治的圣城国。① 沙特在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安曼会议上首次提出朝觐按人口千分之一的配额，这导致伊

朗的朝觐名额锐减，沙特还宣布与伊朗断交，而伊朗从 １９８８ 至 １９９０ 年连续三年抵制

朝觐。 １９９１ 年，随着伊朗软化态度，沙特也作出了妥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伊朗当

年恢复朝觐，配额虽不及过去，但比实际可获得的名额翻番。 此后，类似于 １９８７ 年这

样的朝觐惨案并未再度出现。 尽管如此，两国关系始终处于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
２００７ 年是沙伊关系的突破之年。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伊朗总统内贾德访问沙特，沙特

阿卜杜拉国王亲赴机场迎接。 同年 １２ 月 ３ 日，海合会峰会在卡塔尔举行，海合会邀

请内贾德出席开幕式，内贾德总统与阿卜杜拉国王手拉着手出现在开幕式上。 然而

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出现在 １２ 月 １２ 日，沙特宣布内贾德将受邀出席本年度的麦加

朝觐活动。 同月 １７ 日，内贾德率领伊朗朝觐代表团抵达沙特。 如果说内贾德之前访

沙和出席海合会峰会是以总统身份的话，那么他此次朝觐则更多的是以穆斯林的身

份。 内贾德是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首位受邀赴麦加朝觐的伊朗领导人，其宗教与

政治意义不可估量。 在出发前，内贾德亲吻了《古兰经》并朗读了经文，声称“在这趟

旅程中，除了开展神圣的朝觐以外，我将会与官员们会面”，“我还将会与出席朝觐的

伟大的穆斯林群体会面”。② 作为伊斯兰世界极为重要的两个地区大国，领导人的朝

觐外交直接促成了两国关系的大跃进。③ 领导人朝觐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特殊且

关键的切入口。
（二） 沙伊断交与朝觐博弈

随着“阿拉伯之春”浪潮席卷整个中东地区，沙特与伊朗也深度卷入其中，尤其

是在叙利亚问题上针锋相对。 ２０１６ 年初，沙特处死数十名囚犯，其中有什叶派，这引

发了伊朗的激烈反弹，沙伊走向断交。 客观而言，沙特处决 ４７ 名本国涉恐涉暴的囚

犯符合其国内法，是其内政。 ４７ 名囚犯中只有 ４ 名是什叶派，可见所谓教派冲突因

素仅从人数上不具较强说服力。 伊朗抗议者火烧沙特驻伊朗大使馆的激烈行径不

仅激化了沙伊长久以来的矛盾，更是对国际法尤其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直接

挑战。 沙特由此对伊断交。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阿盟紧急会议就沙伊关系进行了磋商，一
致谴责伊朗，将其视为地区不稳定因素，即以教派主义称霸海湾，干涉阿拉伯国家内

政，破坏地区安全与稳定。 阿盟紧急会议意味深长地提及了“教派主义”一词，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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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ｄｅｖ． ｔｈｅｇａｔｅｗａｙｐｕｎｄｉｔ． ｃｏｍ ／ ２００７ ／ １２ ／ ｍａｈｍｏｕｄ⁃ｌｅａｖｅｓ⁃ｉｒａｎ⁃ｆｏｒ⁃ｈａｊｊ⁃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ｉｎ⁃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 ／ ，登录

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范新红：《内贾德受邀朝觐麦加 伊朗与海湾六国关系大跃进》，载《青年参考》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第

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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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跨国教派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外溢影响作用上，沙特有着相当程度的意识和预

判。 换言之，沙特清楚地意识到处决 ４ 名什叶派囚犯尤其是什叶派教士尼姆尔在中

东局势尤为复杂多变的时刻，对于全世界什叶派的冲击力。
随着沙伊断交，朝觐问题又成为两国关系中棘手的难题。 美国出于安抚沙特的

考虑而对沙伊“斗法”保持沉默，沙特与伊朗虽然断交，但两国关系还没有到一发不

可收拾的地步，于是阿盟紧急会议设立两国对话委员会便顺理成章，这实际上也代

表了沙伊两国共同的心愿。 早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伊朗总统鲁哈尼就曾下令暂停伊朗公

民的朝觐，以抗议沙特官员未对性骚扰伊朗朝觐者一事作出实质性处理。 同年 ９ 月，
伊朗还是派出了朝觐团前往麦加，但当年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伊朗政府公布的

伊朗朝觐者死亡数字是 ４６４ 人。① ２０１６ 年初，沙伊就朝觐问题展开了两轮谈判，涉及

伊朗提出的朝觐期间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等议题，但沙特不支持伊朗的诉求，伊朗由

此暂停了 ２０１６ 年的朝觐活动。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声明指出：“那些将朝觐

弱化为一种宗教旅游行程，并且以‘朝觐政治化’为名来隐匿其对忠诚与革命的伊朗

人民之敌视与恶意的那些人，他们自身便是渺小且微不足道的撒旦，他们为害怕危

及大撒旦美国的利益而担忧”，“因为沙特统治者对真主客人的压迫行为，伊斯兰世

界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对两大圣地及朝觐问题的管理”。② 尽管哈梅内伊强烈谴

责了沙特，伊朗也暂停了 ２０１６ 年的朝觐，但朝觐毕竟是穆斯林的重要功课，顺利组织

本国穆斯林开展朝觐也是一项巨大的民心工程，这在伊朗内部政治矛盾丛生的背景

下对于政府而言至关重要。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伊朗代表团前往沙特，就伊朗 ２０１７ 年朝觐

问题展开磋商。 沙特朝觐部随后表示，已为伊朗参加 ２０１７ 年的朝觐做出了必要的安

排，并会为全世界穆斯林提供安全和舒适的条件。③ 在经过沙伊最终协商并增加朝

觐名额之后，伊朗于 ２０１７ 年正式恢复派出朝觐者。 在当前沙伊尚未恢复外交关系的

背景下，朝觐是两国可以直接面对面进行谈判和协商的议题，也是两国关系逐步走

向和解的纽带。

二、 朝觐与巴勒斯坦领导权的合法性之争

自奥斯陆进程以来，尤其是以军 ２００５ 年撤出加沙地带和哈马斯 ２００７ 年击退法

·７０１·

①

②

③

《伊朗抵制麦加朝觐 与沙特关系紧张程度创新高》，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６ ／ ０９－１１ ／ ８０００６５１．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Ｈａｊｊ Ｈｉｊａｃｋｅｄ ｂｙ Ｏｐｐｒｅｓｓｏｒｓ，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ａｊｊ： Ａｙａｔｏｌｌａｈ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 ｉ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 ｉｒ ／ ｎｅｗｓ ／ ４１２１ ／ Ｈａｊｊ⁃ｈｉｊａｃｋｅｄ⁃ｂｙ⁃ｏｐｐｒｅｓｓｏｒｓ⁃Ｍｕｓｌｉ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王波：《沙特表示已为伊朗参加今年朝觐做出所有必要安排》，新华社，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７－０３ ／ １８ ／ ｃ＿１１２０６４９７９２．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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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赫并最终独占加沙之后，巴以问题实际上演变成巴解组织、哈马斯和以色列两国

三方之间的复杂博弈关系。 朝觐对于巴勒斯坦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内部政治进程

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勒斯坦内部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的

对抗，构成了影响巴勒斯坦政治进程的核心矛盾，①而朝觐也成为了分别代表着宗教

和世俗两大阵营的哈马斯和法塔赫双方竞争的手段之一。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法塔赫从坚持武装斗争的立场逐渐趋向于温和、务实的态

度，开始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逐步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基础上探索与以色列和平

解决冲突的可能。 哈马斯自 １９８７ 年成立以来始终没有放弃武装斗争的道路，它是一

个宗教—政治—军事一体的组织。② 哈马斯与法塔赫在巴勒斯坦建国方案、对以色

列政策、中东和平进程等问题上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分歧，双方代表了巴勒斯坦民

族主义运动的两条不同道路。 哈马斯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以色列、反对中

东和平进程，主张“圣战”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之路，最终目标是在整个巴勒斯坦

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而法塔赫已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事实，主张以 １９６７ 年以前的边

界为基础建立一个世俗、民主的独立巴勒斯坦国。③ 哈马斯坚决反对法塔赫主导参

与的中东和平进程，不承认法塔赫同以色列达成的协议，且拒绝加入自治政府，在政

治上成为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反对派。 在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的巴勒斯坦议会选举

中，哈马斯战胜法塔赫赢得大选，并组建自治政府，但法塔赫拒绝与哈马斯合作，联
合政府亦未能组成。 ２００７ 年的内战使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冲突从暗战走向了公开对

抗。 此后，尽管哈马斯和法塔赫在阿拉伯国家的调和下有过多次谈判接触，但是双

方的立场仍然存在较大分歧，难以达成最终和解。
（一） 哈马斯与法塔赫利用朝觐管理展开全方位竞争

在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对抗中，双方利用伊斯兰因素展开竞争是其争夺政权合法

性的一个重要内容。 哈马斯坚持巴勒斯坦全盘伊斯兰化，实现伊斯兰教法对国家、
社会的全面统治，将伊斯兰教作为与犹太人、西方各国对抗的精神武器，④因此将伊

斯兰教作为其对法塔赫开展斗争的重要领域。 在围绕宗教进行的竞争中，哈马斯和

法塔赫领导人分别赴沙特进行朝觐的行为也成为双方竞争的重要体现。
在巴勒斯坦，当地民众的朝觐事宜一直由巴解组织主导，而法塔赫的领导人也

曾将朝觐作为其宣传解放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讲坛。 １９８２ 年，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

法特就在赴沙特朝觐期间，在麦加伊斯兰世界联盟招待所举行欢迎会的大厅里发表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刘中民：《巴勒斯坦内部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矛盾纷争———以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

关系为例》，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６８ 页。
余国庆：《巴勒斯坦内部冲突难解症结何在？》，载《当代世界》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１ 期，第 ３４ 页。
陈天社：《哈马斯、法塔赫“犹太⁃以色列观”的分歧》，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０ 页。
李英：《哈马斯与法塔赫：相煎何急》，载《党政干部学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９ 期，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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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控诉以色列扩张主义者以武力强占巴勒斯坦的土地，阐述巴解组织为了恢复

民族合法权利、为了重返家园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① 哈马斯对法塔赫主导达

成的巴以和平协议持反对态度，尤其对法塔赫与以色列关于朝觐问题达成的妥协十

分不满。 哈马斯领导人扎哈尔（Ｍａｈｍｏｕｄ Ｚａｈａｒ）甚至声称和平进程实际上是占领：
“我们需要和平进程而不是安全协议。 他们仍控制着口岸，阻止朝觐。 每天，他们侵

扰找工作的人……这不是和平进程，这是占领。”②

不同于往年法塔赫领导人主导巴勒斯坦朝觐的惯例，２００６ 年哈马斯胜选后组阁

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哈尼亚于 ２００６ 年底至 ２００７ 年初在沙特麦加参加了朝觐。
随着巴勒斯坦内部政治斗争的加剧，哈尼亚以总理身份的朝觐活动终究昙花一现。
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的麦加朝觐活动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作为外国政要之

一参加朝觐，③法塔赫重新通过朝觐的国际舞台宣示其对包括朝觐事务在内的巴勒

斯坦领导权的掌控。 ２００８ 年朝觐期到来之前，哈马斯与法塔赫便围绕朝觐问题展开

了激烈斗争。 沙特 ２００８ 年分配给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居民约 ４，０００ 个名额、加沙居

民约 ２，２００ 个名额，但只授权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政府负责分配所有名额，哈马斯

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要求自行决定加沙地带的朝觐名额分配。 哈马斯和巴勒斯坦

政府向沙特提交了各自的朝觐者名单，但沙特只接受了巴勒斯坦政府的名单，哈马

斯则宣称除非它所提交的名单获得通过，否则无人可以离开加沙。 为了对法塔赫进

行反制，独据加沙地带一年半的哈马斯禁止加沙民众赴麦加朝觐。 尽管埃及临时开

放了长期关闭的拉法口岸，但哈马斯禁止 ２，０００ 多名加沙朝觐者经拉法口岸出境。
一名 ３８ 岁的加沙珠宝商阿布·塔伊尔（Ａｂｕ Ｔｈａｅｅｒ）说：“大约有 １００ 名哈马斯的警

官站在那里并关闭大门，他们的身体呈人链状……我们试图说服他们，我们既非哈

马斯亦非法塔赫……我从未想到哈马斯作为一个伊斯兰运动会如此行事，这是对人

类的犯罪。”④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对哈马斯禁止加沙民众朝觐一事进

行了严厉谴责：“这是伊斯兰教史上第三次朝觐者被阻止前往麦加……第一次他们

是在古莱氏异教徒时代被阻止前往，而第二次是在卡尔马特（Ｑａｒｍａｔｉａｎｓ）⑤时期，不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费蓝：《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和阿拉法特的相见》，载《中国穆斯林》１９８３ 年第 １ 期，第 ２８ 页。
Ｂｅｖｅｒｌｅｙ Ｍｉｌｔ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Ｆａｒｒｅｌｌ， Ｈａｍａｓ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７０．
《３００ 万穆斯林在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朝觐》，国际在线网，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 ｓ． ｃｒｉ． ｃｎ ／ ｇｂ ／

１９２２４ ／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０８ ／ １４５ｓ２３５３１２７．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 日。
Ａｓｈｒａｆ Ｋｈａｌｉｌ ａｎｄ Ｒｕｓｈｄｉ Ａｂｕ Ａｌｏｕｆ， “Ｈａｍａｓ Ｂａｒｓ Ｈａｊｊ Ｐｉｌｇｒｉｍｓ ｆｏｒｍ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Ｇａｚａ Ｓｔｒｉｐ，”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ｌａ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２００８ ／ ｄｅｃ ／ ０６ ／ ｗｏｒｌｄ ／ ｆｇ⁃ｈａｊｊ６，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２ 日。
“卡尔马特”教派融合了琐罗亚斯德教和伊斯兰教什叶派分支伊斯玛仪派的一些元素，并在公元 ８９９

年建立了宗教乌托邦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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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的是，第三次是在哈马斯时期。”①早期的古莱氏人不属于伊斯兰教，卡尔马特教派

也只是糅合了什叶派的一些元素，两者都是异教徒，因此阿巴斯将哈马斯与两大异

教徒并列，实则从宗教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反击。
在 ２００８ 年朝觐斗争失败以后，哈马斯转而与埃及政府寻求合作，以确保拉法口

岸在朝觐时节的开放。 哈马斯 ２００７ 年独自控制加沙地带以来，拉法口岸长期处于关

闭状态，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政府和埃及政府仅在某些情况下会协调临时开放口

岸，允许朝觐者来往。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５～１６ 日，埃及开放拉法口岸，以便居住在加沙的

巴勒斯坦人前往沙特朝觐。 ２，４００ 名持有许可证的加沙居民可通过该口岸进入埃及

前往沙特朝觐。② 巴勒斯坦朝觐者拉贾卜·哈尼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从巴勒斯

坦出来去朝觐。 尽管饱受困苦与封锁，我们通过穆巴拉克总统同巴勒斯坦方面的协

调，最终获得许可离开。 真主保佑朝觐者安全抵达沙特，前往麦加朝觐。”③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哈马斯政府总理哈尼亚便是与大约 ２，０００ 名加沙地带的朝觐者一起通过拉法口

岸开启朝觐之旅。④

自 ２０１３ 年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下台以来，由于埃及与哈马斯关系恶化，
拉法口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关闭状态。 除了朝觐以外，埃及政府仅基于人道

主义考虑偶尔向加沙民众开放这一口岸，如允许在以色列军事行动中受伤的加沙重

伤员赴埃及治疗。⑤ 拉法口岸的开放时间仅仅从朝觐活动开始前的三天开始，人们

在这三天里不允许从事除朝觐以外的旅游活动。 ２０１３ 年，埃及政府拒绝了 ３３ 名来

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朝觐者入境，迫使其滞留开罗机场。 据加沙地区过境机构主

任马哈尔·艾布·萨巴哈称，由于在拉法过境点滞留的人员中存在哈马斯成员和

“圣战”分子，且有 ６８１ 人在不听劝告、不顾担忧的情况下离境去朝觐，拉马拉市政府

宗教基金部部长马哈茂德·哈巴什要求禁止滞留人员过境。⑥

就巴勒斯坦朝觐事务来说，尽管伊斯兰教是哈马斯的核心意识形态和指导原

则，哈马斯也在围绕朝觐进行的竞争中短暂地享有过优势地位，但这项宗教事务的

领导权仍然长期属于以法塔赫为主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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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ｉｌｇｒｉｍｓ Ｔｈｒｏｎｇ Ａｒａｆａｔ ｏｎ Ｈａｊｊ，”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７，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２００８１２７１１３５２１８５９６４．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

《拉法口岸继续开放 方便加沙民众朝觐》，新华网，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ｖｉｄｅｏ ／ ２００９－０８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８９０９４５．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 日。

同上。
Ｓａｕｄ Ａｂｕ Ｒａｍａｄａｎ， “Ｈａｍａｓ􀆳 Ｈａｎｉｙｅｈ Ｌｅａｖｅｓ Ｇａｚａ ｆｏｒ Ｈａｊｊ 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 Ｈ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Ｏｕｔｉｎｇ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３，”

Ｈａａｒｅｔｚ，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ａａｒｅｔｚ． ｃｏｍ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ｎｅｗｓ ／ ｈａｍａｓ⁃ｈａｎｉｙｅｈ⁃ｌｅａｖｅｓ⁃ｇａｚａ⁃ｆｏｒ⁃ｈａｊｊ⁃
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１．５４３６６５２，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

李姝莛、马岩：《埃及临时开放拉法口岸救治巴勒斯坦伤员》，新华网，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０７ ／ １０ ／ ｃ＿１１１１５５９５８６．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 日。

蒋妍颖：《埃及政府拒绝来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朝觐者入境》，中国网，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３－１０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０２０７１４０．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 日。



伊斯兰朝觐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影响
􀪇􀪇􀪇􀪇􀪇􀪇􀪇􀪇􀪇􀪇􀪇􀪇􀪇􀪇􀪇􀪇􀪇􀪇􀪇􀪇􀪇􀪇􀪇􀪇􀪇􀪇􀪇􀪇􀪇􀪇􀪇􀪇􀪇􀪇􀪇􀪇􀪇􀪇􀪇􀪇􀪇􀪇􀪇􀪇􀪇􀪇􀪇􀪇􀪇􀪇􀪇􀪇􀪇􀪇􀪇􀪇􀪇􀪇􀪇􀪇􀪇􀪇􀪇􀪇

（二） 朝觐与巴勒斯坦政权合法性及哈马斯党内斗争问题

巴勒斯坦两派的领导人能够以巴勒斯坦政要身份赴麦加进行朝觐，这既能在伊

斯兰世界内部扩展其政治影响力，也有助于提升其在巴勒斯坦内部的影响力和控制

力。 同时，朝觐在伊斯兰世界也是一项重要的国际聚会，伊斯兰国家领导人或亲自

参加朝觐或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 对巴勒斯坦领导人来说，能够在朝觐期间公

开露面甚至在麦加发表演说，这是一个宣传自己政治理念、激发伊斯兰世界共鸣、赢
得国际支持的重要宣传机会。

随着宗教的全球复兴，宗教因素在巴勒斯坦内部政治进程中的影响力同样呈现

上升趋势。 朝觐在法塔赫和哈马斯两大阵营的政权合法性竞争中也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 法塔赫和哈马斯藉由朝觐所进行的竞争，总体而言仍然可以归因到谋求政权

的国内合法性和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等问题上来。 任何派别以巴勒斯坦总统、民族权

力机构主席或政府总理身份参与朝觐，其在麦加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宣示意义极为深

远，是该党派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国际象征。 哈马斯在 ２００６ 年初的巴勒斯坦立法

会选举获胜以后，既遭遇了巴勒斯坦内部长期主导政权的法塔赫的消极应对，更遭

遇了欧美大国的强烈反对，不承认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组织的新政府。 事实上，哈
马斯是在国际社会主持下的巴勒斯坦选举中获胜后合法地组建了新政府，体现了巴

勒斯坦政权的合法更迭。 巴民族权力机构也承认选举的合法性，阿巴斯亲赴加沙主

持了哈尼亚政府诸多官员的就职仪式。 西方和伊斯兰世界诸多国家不承认或回避

承认哈马斯上台组织的政府并非是质疑巴勒斯坦选举的合法性，它们所不能接受的

是哈马斯的激进主义思想和行动，即主要基于它们对哈马斯的身份判定，如美国将

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伊斯兰世界诸多国家对哈马斯与埃及穆兄会千丝万缕的联系

心存忌惮。 作为巴勒斯坦最大的援助方，欧盟威胁停止对巴援助，除非哈马斯承认

以色列并停止暴力活动，哈尼亚则称欧盟“应对巴勒斯坦人民所表达出来的民主做

出不同的回应”①。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哈尼亚以巴勒斯坦总理身份于 ２００６ 年底至

２００７ 年初前往麦加朝觐以增加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感，哈尼亚利用此次朝觐之行在

麦地那与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迈沙阿勒（Ｋｈａｌｅｄ Ｍａｓｈａｌ）会谈以增强党内协调，两人还

与埃及情报部长奥马尔·苏莱曼会面；不仅如此，哈尼亚经由拉法口岸返回加沙时

还带回了 ２０００ 万美元的现金。② 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７ 年 ２ 月，哈尼亚总理与阿巴斯主

席一道赴沙特麦加和吉达等地访问，沙特国王与哈尼亚见面并进行会谈，旨在调和

两派之间围绕组织未来新政府的分歧，然而会面成效有限，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哈尼亚便被

·１１１·

①

②

“Ｈａｍａｓ Ｄｉｓｍｉｓｓｅｓ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ＢＢＣ Ｎｅｗ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２ ／ ｈｉ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４７３１０５８．ｓ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

Ｒｏｅｅ Ｎａｈｍｉ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ａｎｉｙｅｈ Ｂｒｉｎｇｓ 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Ｇａｚａ，” Ｙｎｅｔ Ｎｅｗ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ｙｎｅｔ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０，７３４０，Ｌ⁃３３４８９２１，００．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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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单方面解除总理职务。
受困于加沙的哈马斯内部同样也充满争斗，前总理哈尼亚和哈立德·迈沙阿勒

之间便是如此。 长期以来哈尼亚是迈沙阿勒的副手，迈沙阿勒自 １９９６ 年以来任哈马

斯政治局主席，２０ 年来在巴勒斯坦、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地

位。 尽管迈沙阿勒一直身居哈马斯党首之位，但其长居之地并非加沙，哈尼亚则长

期坚守加沙，是地方实力派。 哈马斯实际上形成了迈沙阿勒为首的海外派“科威特

集团”和哈尼亚为首的本土派之间的斗争。 有巴勒斯坦观察家指出，哈尼亚出生于

加沙难民营，迈沙阿勒“出生在西岸的西尔瓦德，１１ 岁时搬至科威特，并自此从未呆

在西岸。 他过着奢华的生活，有许多关于他及其儿子腐败的故事。 因此很显然，哈
马斯高层成员想任命‘一个我们自己的人’”，“这是难民营与西岸之争。 这是贫富之

争”。① 本土派一方面利用哈马斯内部的民主机制来与海外派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则

积极寻求国际支持。 在内部民主机制上，哈马斯式的选举体系复杂且秘密。 据调

查，其第一层级为“乌斯拉”（ｕｓｒａ，意为家庭），为某个清真寺中的同属一个哈马斯秘

密单元的 ５～７ 人组成；第二层级为“舒巴”（ ｓｈｕｂａ），由数个“乌斯拉”组成，这些“乌
斯拉”负责按城市或按加沙和西岸分区选举“舒巴”的代表；第三层级是选举产生的

四个地方协商委员会（ｍａｊｌｉｓ ａ⁃ｓｈｕｒａ），分别设在海外、西岸、加沙和监狱，每个协商委

员会均由 ５５ 个成员组成，分别挑选 １５ 人组成政治局管理各区事务。 此外，四个地方

委员会成员共同选举产生一个总的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挑选 １５ 人组成世界总政治

局，这 １５ 人选举产生哈马斯政治派别的首领。② 随着近年中东局势的复杂多变，伊
斯兰世界对于哈马斯的态度有所缓和，在此情形下，哈尼亚以哈马斯领导人身份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再度赴麦加朝觐，这是自 ２０１３ 年埃及穆尔西总统下台以后哈尼亚首次

经由拉法口岸离开加沙地带，借道开罗飞往沙特，同行的还有其他哈马斯领导人及

１０ 名安保人员。 哈尼亚也试图利用此次朝觐之行与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展开对

话，其目标是传递其在与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的党内竞争中所获得的优

势。③ 正是在内外组合攻势之下，哈尼亚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６ 日取代迈沙阿勒被挑选为

新的领导人。 由此可见，朝觐在巴勒斯坦国家政治和政党政治进程中都有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

·２１１·

①

②
③

Ａｖｉ Ｉｓｓａｃｈａｒｏｆ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ａｎ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ｏ Ｈａｍａｓ􀆳ｓ Ｔｏｐ Ｐｏｓｔ， ａｎｄ Ｗｈｏ Ｍｉｇｈｔ Ｗｉｎ Ｉ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ｓｒａｅｌ．ｃｏｍ ／ ｔｈｅ⁃ａｒｃａｎｅ⁃ｐａｔｈｗａｙ⁃ｔｏ⁃ｈａｍａｓｓ⁃ｔｏｐ⁃ｐｏｓｔ⁃ａｎｄ⁃ｗｈｏ⁃ｍｉｇｈｔ⁃
ｗｉｎ⁃ｉｔ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

Ｉｂｉｄ．
Ｓａｕｄ Ａｂｕ Ｒａｍａｄａｎ， “Ｈａｍａｓ􀆳 Ｈａｎｉｙｅｈ Ｌｅａｖｅｓ Ｇａｚａ ｆｏｒ Ｈａｊｊ 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 Ｈ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Ｏｕｔｉｎｇ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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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卡塔尔断交危机中的朝觐之争及缓和

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以来持续发酵的卡塔尔断交危机中，朝觐同样在卡塔尔与沙特双

边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 ７ 月份开始，卡塔尔与沙特相互指责对方将朝觐

“政治化”，双方围绕朝觐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博弈，８ 月 １６ 日沙特宣布放宽对卡塔尔

朝觐者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两国关系破冰的信号。
（一） 沙特陆海空封锁与卡塔尔穆斯林的朝觐难题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５ 日，沙特、埃及、阿联酋、巴林、也门、利比亚等国家分别发表声明，
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实施禁运封锁，阿盟也宣布将卡塔尔从该组织除名。
６ 月 ７ 日，与卡塔尔断交的国家增至 ８ 个。 据沙特等国称，此次断交的原因是卡塔尔

支持恐怖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地区安全局势。 此次与卡塔尔断交的国家不仅

驱逐了卡塔尔外交人员和机构，还封闭了与卡塔尔的一切海陆空联系，停止农产品

贸易往来，各国航空公司停飞所有前往卡塔尔的航班。① 随着卡塔尔仅有的两个陆

上邻国沙特和阿联酋关闭边界，守着丰富油气资源的卡塔尔不仅面临人民食不果腹

的窘境，而且还因银行业遭遇制裁闹起了“美元荒”，这一影响甚至是国际化的，因为

该国近九成居民为外国公民。 伊朗则加大了对卡塔尔的食品空运来帮助其渡过难

关。 卡塔尔传递出的决不妥协的顽强意志似乎已经令沙特、巴林与阿联酋等有所软

化，并放宽了针对本国境内卡塔尔人的“逐客令”。
就在沙卡冲突如火如荼之际，即将到来的朝觐季给沙特主导的封锁与制裁带来

了迫在眉睫的挑战，即沙特对边界的封锁和对卡塔尔航班的禁令，使得卡塔尔朝觐

者无法通过陆路和空路入境沙特前往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完成朝觐功课。 历史上巴

林人和沙特人都统治过卡塔尔地区。 近代的 １８７１ ～ １９１５ 年期间卡塔尔处于奥斯曼

帝国的统治之下，１９１６～１９７１ 年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正是得益于英国的保护以及英

沙之间的条约，卡塔尔没有被征战阿拉伯半岛的伊本·沙特所吞并。 卡塔尔人在不

同的帝国领导下开展朝觐活动，由于卡塔尔处于阿拉伯半岛，朝觐者往往通过陆路

便能较为便捷地自东向西穿越阿拉伯半岛抵达半岛西部的麦加。 随着航空时代的

到来，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空中旅行占了全部朝觐者的一半，②卡塔尔朝觐者形

成了陆路与空路并举的朝觐路线。 １９７１ 年卡塔尔独立之际恰逢航空时代的深入发

展，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成为庞大朝觐者人群经由空路参加朝觐的坚实后盾。 １９８１

·３１１·

①

②

梁励：《与卡塔尔断交国家增至 ８ 个 航班停飞殃及池鱼》，载《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７ 日，第
１５ 版。

［美］罗伯特·比安奇：《航空时代的全球朝觐》，钮松译，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六

辑）》，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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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５ 月海合会成立以后，卡塔尔公民进行朝觐也更加便利。 １９９３ 年，卡塔尔设立宗

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ＡＷＱＡＦ），朝觐相关事务由该部负责。 ２０１２ 年，宗教基金

和伊斯兰事务部开始启动在线“朝觐工程” （Ｈａｊｊ Ｐｒｏｊｅｃｔ），该项目分为三个模块：朝
觐者注册、朝觐管理和朝觐者竞争，允许超过 １５，０００ 人在线提交朝觐申请，并在线查

询申请状态；每个申请人可以自由选择拥有配额的朝觐经营者。 申请者申请成功后

会收到沙特朝觐部的邮件，等到申请者予以确认后就会收到第二封邮件，所有步骤

都完成后，准朝觐者便会收到各自的编号。 该系统大大提升了朝觐申请效率和透明

度，提供了更快捷更安全的服务。 从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超过 ８６，９４０ 名卡塔尔

人在线提交了朝觐申请。①

（二） 卡塔尔危机后的朝觐困境

卡塔尔危机持续发酵达两个月之际，为了筹备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初举行的朝觐，
各国需要与圣地所在国沙特进行协调，而卡塔尔朝觐事务也在这次外交危机中受到

了波及。 虽然沙特政府允许卡塔尔公民入境朝觐，但由于陆上边境已经封锁，而沙

特民用航空总局也表示即使在朝觐期间卡塔尔航空的飞机也依然被禁，因此从卡塔

尔前来朝觐的人员只可以通过吉达的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机场与麦地那的穆罕

默德亲王国际机场两个地方入境。 卡塔尔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部指责沙特的做

法是故意给前往麦加朝觐的卡塔尔人设置障碍。② 据卡塔尔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

部朝觐和副朝部门负责人称，２０１７ 年卡塔尔前往沙特朝觐的注册人数已达 ２ 万人。③

在前往圣地朝觐之前，多数卡塔尔朝觐者都会与朝觐公司签约，由公司负责他们在

沙特朝觐期间的住宿、餐饮和交通。 卡塔尔国家人权委员会（ＮＨＲＣ）代表阿卜杜拉

（Ｓａａｄ ａｌ⁃Ａｂｄｕｌｌａｈ）表示，沙特不但对卡塔尔朝觐进行了限制，沙特方面负责给朝觐

者提供住宿等服务的公司也不愿与卡塔尔朝觐公司合作，因为沙特法律规定禁止

“公开表示对卡塔尔的同情”。④

沙特与卡塔尔就朝觐问题唇枪舌战不断。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０ 日，沙特外交大臣朱

拜尔（Ａｄｅｌ ｂｉｎ Ａｈｍｅｄ Ａｌ⁃Ｊｕｂｅｉｒ）指责卡塔尔将朝觐事件政治化，并指出“要求圣地国

际化”是对沙特王国宣战的行为。 对此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回应说，卡塔尔从

未将朝觐政治化，是沙特阿拉伯企图把朝觐与海湾地区的危机联系起来，并否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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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ＯＴＣ，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ｔｃ．ｇｏｖ．
ｑａ ／ ｅｎ ／ 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ｓｌａｍ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Ｑａｔａｒ Ｒｅｂｕｔｓ Ｓａｕｄｉ ‘Ｈａｊｊ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ｉｍ，” ＭＷＣ Ｎｅｗｓ， Ｊｕｌｙ ３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ｍｗｃｎｅｗｓ． ｎｅｔ ／
ｎｅｗｓ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６７２１２－ｓａｕｄｉ⁃ｈａｊｊ⁃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ｓａｔｉｏｎ．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Ｑａｔａｒ Ａｃｃｕｓｅｓ Ｓａｕｄｉ ｏｆ Ｈａｍｐｅｒｉｎｇ Ｑａｔａｒｉ Ｈａｊｊ Ｐｉｌｇｒｉｍｓ，” ＡＦＰ， Ｊｕｌｙ ３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ｑａｔａｒ．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１ ／ ０７ ／ ２０１７ ／ Ｑａｔａｒ⁃ａｃｃｕｓｅｓ⁃Ｓａｕｄｉ⁃ｏｆ⁃ｈａｍｐｅｒｉｎｇ⁃Ｑａｔａｒｉ⁃ｈａｊｊ⁃ｐｉｌｇｒｉ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 日。

“Ｇｕｌ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Ｄｅｒａｉｌｓ Ｈａｊｊ Ｐｌａｎｓ ｆｏｒ Ｑａｔａｒｉｓ，”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Ａｕｇｕｓｔ 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ｉｎ
ｄｅｐｔｈ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２０１７ ／ ０８ ／ ｇｕｌｆ⁃ｃｒｉｓｉｓ⁃ｄｅｒａｉｌｓ⁃ｈａｊｊ⁃ｐｌａｎｓ⁃ｑａｔａｒｉｓ⁃１７０８０１０４２２１９７０７．ｈｔｍｌ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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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有任何卡塔尔官员要求朝觐的国际化”。① 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指出，是
沙特将朝觐政治化，并就此向“联合国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

员”通报情况。② ７ 月 ３１ 日，卡塔尔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部否认了沙特媒体关于

该部“已暂停卡塔尔籍人员朝觐注册”的报道，并指责沙特拒绝就朝觐人员安全等事

务与卡塔尔进行沟通，谴责沙特将朝觐与政治捆绑在一起。③ 卡塔尔还谴责沙特“赤
裸裸地违反国际法和违反保证信仰自由权利的协定”，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否认了

卡塔尔的指控，称“沙特欢迎全世界所有的穆斯林到麦加朝觐”，并继续谴责卡塔尔

是在转移注意力，指出问题的核心是“多哈在支持恐怖主义”。④

（三） 缓和迹象的出现

在经过多次相互指责对方将朝觐“政治化”的口水战之后，卡塔尔断交危机终于

在朝觐问题上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６ 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与卡塔尔

王室成员阿卜杜拉·阿勒萨尼（Ｓｈｅｉｋｈ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Ａｌ Ｔｈａｎｉ）会面，之后沙特国王萨勒

曼发布命令，宣布向卡塔尔朝觐者开放萨尔瓦边境口岸，允许卡塔尔朝觐者前往麦

加朝觐，且无需持有任何电子许可证。 国王同时还下令派遣沙特航空公司的民航客

机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专门用于运送卡塔尔朝觐者，费用由国王承担。⑤ ８ 月 １７
日，卡塔尔外交大臣回应称卡塔尔“欢迎沙特的决定”，但认为沙特采取的措施应该

包括解除全部的封锁。 此次沙特允许卡塔尔朝觐者入境，是自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断交危机

以来沙特首次对卡塔尔国民开放其边境，也是危机持续两个多月以后终于出现的缓

和迹象。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与卡塔尔王室成员的会面是断交后两国间首次高级别

直接接触。 在会面中，穆罕默德王储还强调了沙特与卡塔尔人民之间以及两国王室

之间的历史关系。⑥

沙特此次向卡塔尔朝觐者开放边境口岸，以实际行动回应了卡塔尔对其阻挠朝

觐者入境朝觐的指控，争取了舆论的主动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卡塔尔释放出

了善意的信号。 沙特学者穆尔希德指出，沙特的做法意在向外界证明，沙特与卡塔

尔断交意在使卡塔尔政府改变其政策，而非对其实施封锁，也不会使用朝觐作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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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Ｑａｔａｒ Ｒｅｂｕｔｓ Ｓａｕｄｉ ‘Ｈａｊｊ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ｉｍ” ．
Ａｚｉｚ Ｅｌ Ｙａａｋｏｕｂｉ，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Ｓａｙ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ｌｙ Ｓｉｔｅｓ ‘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ｒ􀆳，”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Ｊｕｌｙ ３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ｇｕｌｆ⁃ｑａｔａｒ⁃ｈａｊ ／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ｓａｙｓ⁃ｃａ ｌｌｓ⁃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ｌｙ⁃ｓｉｔｅｓ⁃ａ⁃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ｒ⁃ｉｄＵＳＫＢＮ１ＡＦ０Ｌ３，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Ｑａｔａｒ Ｄｅｎｉｅｓ Ｓｕ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Ｈａｊｊ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ｕｌｙ ３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 ｗ．
ｅｕｒａｓｉａ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 ／ ３１０７２０１７－ｑａｔａｒ⁃ｄｅｎｉｅｓ⁃ｓｕ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ｈａｊｊ⁃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卡塔尔要求将伊斯兰教圣城麦加、麦地那“国际化” 沙特：这是宣战行为》，观察者网，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 ／ 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４２０９４０．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

黄江林：《卡塔尔断交风波峰回路转？》，《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２ 日，第 １０ 版。
“Ｌｉｔｔｌｅ⁃Ｋｎｏｗｎ Ｑａｔａｒｉ Ｓｈｅｉｋｈ Ｅｍｂｒａｃｅｄ ｂｙ Ｓａｕｄｉ ｉｎ Ｓｕｄｄｅｎ Ｍｏｖｅ，”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７－０８－２０ ／ ｌｉｔｔｌｅ⁃ｋｎｏｗｎ⁃ｑａｔａｒｉ⁃ｓｈｅｉｋｈ⁃ｅｍｂｒａｃｅｄ⁃ｂｙ⁃ｓａｕｄｉ⁃ｉｎ⁃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ｍｏｖｅ，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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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手段。① 但卡塔尔危机也令许多卡塔尔民众强烈不满，他们因担心安全问题而不

打算前去朝觐，如一名名叫穆罕默德的土木工程师所言：“现在双方均有仇恨，所以，
在沙特酒店或其他地方出示我的护照时我会感到不舒服。”②据沙特媒体报道，在沙

特开放边境后，便有数百名卡塔尔朝觐者进入沙特境内③，２０１７ 年共有 １，２００ 名卡塔

尔朝觐者前往麦加，这与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２，０００ 名形成了鲜明对比。④

在此次卡塔尔断交危机中，沙特和卡塔尔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在朝觐问题上得到

了充分的反映；而朝觐也恰恰为两国提供了接触和缓和的机会。 沙特放松对卡塔尔

朝觐者的入境限制也可以看作双方缓和关系的一个突破口。 尽管卡塔尔与沙特的

根本矛盾还未得到解决，但沙卡两国之间由于宗教问题开始进行高层会面，为断交

事件以来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僵局提供了缓和的机会。

四、 结语

透过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上述三个案例可知，伊斯兰朝觐和冲突与和平之间的

关联度甚高。 事实上，朝觐本身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拥有丰富的内涵。 就《古兰经》
对于全世界穆斯林履行朝觐功课的根本要求而言，穆斯林开展朝觐活动是主命，本
身有助于全球穆斯林超越种族、语言、文明等差异的限制。 朝觐活动既能净化朝觐

者的心灵，增强其信仰，又能维系穆斯林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存在，促进穆斯林之间的

团结。 有学者指出，“通过参与朝觐仪式，朝觐者可祛除内心原有的过错、罪恶等，融
入感恩、忠诚、洁净、赎罪、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等道德观念，即对原有社会关系诸

多不合理特性的否定，通过言行的改变给予道德层面的正面影响，实现穆斯林社会

道德的重建”⑤。 从这个角度来说，朝觐作为一种基本制度的存在有利于朝觐者个人

和伊斯兰世界的团结。 但作为朝觐具体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沙特及其他国家或

群体之间就朝觐问题展开的博弈或合作，使得朝觐行为被世俗力量利用产生了异

化，使朝觐成为国家利益和教派利益竞争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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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卡塔尔断交危机：朝觐风波暂平息 沙卡关系仍紧张》，央视网，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 ／ ／ ｍ．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１９ ／ ＡＲＴＩＤ３ｓＵｏｕＯ３ｇＸＨＧｚＤ２ＺＨｙ７ｂ１７０８１９．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Ｃａｌｌｕｍ Ｐａｔｏｎ， “Ｈａｊｊ ‘Ｗａｒ’ Ｒｅｉｇｎｉ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Ｑａｔａｒ􀆳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ｓ Ｈｏｌｙ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ｉｔｅｓ，” Ｎｅｗｓ
Ｗｅｅｋ，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ｗｅｅｋ． ｃｏｍ ／ ｈａｊｊ⁃ｗａｒ⁃ｒｅｉｇｎｉｔｅｓ⁃ｏｖｅｒ⁃ｑａｔａｒｓ⁃ａｃｃｅｓｓ⁃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ｓ⁃ｈｏｌｙ⁃
ｍｕｓｌｉｍ⁃ｓｉｔｅｓ⁃６５３５４７，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

黄江林：《卡塔尔断交风波峰回路转？》。
Ｃａｌｌｕｍ Ｐａｔｏｎ， “Ｈａｊｊ ‘Ｗａ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Ｑａｔａｒ Ｌｅａｖｅｓ Ｑａｔａｒｉ Ｐｉｌｇｒｉｍｓ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Ｉｓｌａｍ􀆳ｓ Ｈｏｌｙ Ｓｉｔｅｓ，” Ｎｅｗｓ Ｗｅｅｋ，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ｗｅｅｋ． ｃｏｍ ／ ｈａｊｊ⁃ｗａ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ｑａｔａｒ⁃ｌｅａｖｅｓ⁃ｑａｔａｒｉ⁃ｐｉｌｇｒｉｍｓ⁃ｕｎ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ｔ⁃６５７３９６，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

张建芳、闵俊卿：《朝觐与穆斯林社会道德的重建》，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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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教派因素对朝觐的介入。 虽然伊斯兰教绝大部分主流派别对朝觐是伊斯

兰教“五功”之一总体上没有争议，①但各教派对具体朝觐仪式的要求不尽相同。 当

圣城麦加的主事者允许各教派按照自己的仪式或特许开展游行示威活动各行其道

时，朝觐就有利于和平，否则就会酿成冲突。
第二，主权因素对朝觐的介入。 当代伊斯兰世界生活在主权国家体系之中，各

国就朝觐问题，尤其是朝觐机会和名额问题积极展开与沙特之间的双边谈判，或在

伊斯兰合作组织框架下展开多边协商，主权国家成为主导本国穆斯林朝觐事务的主

体。 当一国与沙特在朝觐问题上达成共识时，朝觐对两国关系则有极大的促进作

用，反之则会酿成冲突并波及两国关系的其他领域。
第三，国内政治因素对朝觐的介入。 许多国家内部存在着政权合法性之争和权

力斗争。 一国内不同政治组织或政治派别为了争取伊斯兰世界的关注或外交承认，
开展朝觐便是一条捷径，尤其对于那些不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派

别而言极为重要，但这也会加剧该国内部的政治乃至军事斗争。
在伊朗与沙特关系中的朝觐问题中，教派因素和主权因素兼而有之，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输出革命到 ２０１６ 年关注沙特什叶派教士的死刑都是明显体现。 巴勒斯坦法

塔赫政府与哈马斯政府在朝觐问题上的作为，主要涉及政权因素，尤其是几乎没有

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哈马斯民选政府利用 ２００７ 年朝觐谋求“曝光率”的提升。 卡塔

尔危机中的朝觐领域成为沙卡关系的“特区”，这主要基于主权因素和海合会的考

量。 不仅如此，沙特还力邀或接待外国政府和政党领导人以朝觐者的身份前来麦

加，一方面，就领导人个人而言，这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外交，因为朝觐是作为穆斯林

个体的“五功”之一而存在，与其官职并无关联；另一方面，这些领导人的国家元首或

政府首脑以及沙特国王贵宾的身份，使得主权和政权因素介入其个人的朝觐活动，
这又是切实的官方外交活动，对于伊斯兰国家关系而言，这是标准的朝觐外交活动。
哈尼亚、内贾德和阿巴斯等政要先后参加朝觐，对于他们个人、所属政权、政党和国

家而言都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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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分支“德鲁兹派”因不开展麦加朝觐等功课而被诸多派别视为“异端”。


